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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毕德贵

奇缘，
先生两叹不可思议

缘分这东西实在是奇
妙。如果说我和李铎先生
的师生缘是自己拜师拜来
的，那么，当初教导我“机缘
等不来”的妻子，她与先生
的奇缘真的可说是等来的。

妻子田岚，曾是淄博日
报社的编辑记者，长于人物
传记的写作。1992年《人
物》月刊第三期发表了她采
写的《泥土之魂》，传主是著
名雕塑家、黑陶艺术家仇志
海。三个月后的6月26日，
《大众日报》周末版的头版
又以半个版的篇幅刊发此
文。报纸到手，我们喜出望
外，题目四个字竟是李铎先
生写的，苍劲古朴，势大力
沉！之前，仇志海先生看到
《人物》就给田岚打来电话
表示感谢，并邀请她到济南
参观他的雕塑、黑陶工作
室。这次看到《大众日报》，
仇先生又让秘书给田岚打
电话，邀她前去参观并有黑
陶艺术品相赠。那时的田
岚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鄙
视以稿谋私行为，看不惯那
些写了东西就伸手的同行，
即使是仇先生两度真诚相
邀，她也不好意思接受艺术
家的贵重艺术品，没去。谁
能想到，五年后的1997年，
传来了仇先生心脏病猝逝
的消息，年仅61岁，正是艺
术家阅历、积累、创作最为
成熟的年岁！这时的田岚
才意识到自己当年太过简
单幼稚，对仇先生有失尊重
了。唉，悔之晚矣！

再去仕龙书屋时，我是
带着那份《大众日报》去的，
我对先生说：“我是读了好
一会儿您写的题目，才开始
读文章的，这四个字给文章
添彩了。”

先生说：“写这四个字
时，我还没读到文章，后来
收到报纸读了，写的是我们
军队的雕塑家仇志海，不
错！”

我说：“谢谢您！这篇
文章的作者要我当面向您
说一声谢谢！”

“你和作者认识？”
我笑了：“我们是一家

子。”
先生一怔：“一家子？

哦……作者是个女同志，她
是你爱人？”

“正是。”我把报纸递到
先生手上。

先生看了署名：“田岚，
你爱人的名字叫田岚。”

“是啊，您说这事巧不
巧？”

“真是巧啊！”先生感
慨：“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巧
合，人们往往用两个字来解

释——— 缘分。”
不止这一次，田岚与先

生的缘分还有四年后的第
二次，第二次更是让先生大
呼不可思议。

1996年暮春，为了将
在淄博举办的“全国第二届
楹联书法大展”事宜，李铎
以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的身份来到淄博。这是淄
博市第一次承办国家级书
法大展，也是李铎先生第一
次莅临淄博，市里很重视。
5月4号上午，报社的电话打
到家里，派田岚去采访。放
下手里的活儿，田岚就骑车
去了李铎下榻的鲁中宾馆
内宾楼，而我早早就出门
了，去公园参加市摄影家协
会举办的模特抓拍大赛。
当时没有手机，她没法告
诉我。

她到了内宾楼，其他媒
体的同行也脚跟脚赶到。
接待官说：李铎夫妇昨天
到，今下午走，虽然行程匆
匆，但公务已经谈妥，现在
离午饭时间还有两个钟头，
李铎想去看看蒲松龄纪念
馆，刚刚市领导陪同先行
了，大家就坐这辆中巴赶去
吧，来晚的不等。

车子驰往淄川，记者们
议论开了：这位书法家真行
啊，一早起来就和市里谈成
了大事，弄半天是为了拜见
蒲老先生呀！田岚想，这些
年轻同行还不知道李铎是
谁，有必要给他们讲讲。听
她讲罢，小年轻们肃然起
敬：怪不得，军人就是高效
率，绝不拖泥带水。这时的
田岚，还不曾见过李铎呢。

在蒲松龄纪念馆，李铎
夫妇边看边听讲解，从这个
展室到那个展室，全部转完
已近正午。花木扶疏的小
院里，陪同的市领导对记者
们说：因为要赶回张店吃
饭，给大家二十分钟采访李
铎老师。大家围过去，摄像
机扛起来，话筒递过去……
田岚先开了口，她没有向李
铎先生提问，而是对年轻同
行们说：“李铎老师的腿动
过手术，不能多走久站，咱
们请李铎老师和夫人到接
待室坐着接受采访好不
好？”她话音刚落，就响起一
声“谢谢！谢谢！”是李铎夫
人说的，事后得知，长华阿
姨也有老年性腰腿痛。于
是，接待室里采访开始。田
岚只问了一个问题，现在已
记不清问的什么了，清楚记
得的，是李铎先生回答她
时，将自己早年读《聊斋》所
作五言诗背诵出来：“巧藉
幽冥力，讥弹积世尘。蒲公
三尺帚，一掸气森森。”他
说：“1985年收到蒲松龄纪
念馆请我题字的信函，我写
的就是这首诗。”说罢，他接
过田岚递过去的钢笔和采
访本，为她写下了这首诗。

然后他对记者们说：“拜访
蒲松龄故居，是我们多年的
愿望，很高兴今天实现了。
谢谢大家！”

大家拥着李铎夫妇朝
停车场走去。短短一段路，
李铎先生向田岚打听一个
人，许是她刚才表现不错且
被大家称作田大姐的缘故？
李铎问她而没问别人：“淄
博有个毕德贵，我想见一
见，不知好找不好找？”“好
找！我来找。”——— 没想到
啊没想到，先生第一次来淄
博，要找的人是我，被问到
的人是我媳妇！天下还有
这么巧的事吗？

我是从抓拍大赛现场
赶到内宾楼的，穿着运动服
背着相机风尘仆仆。进得
门厅，看到本市十多位相熟
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或
坐或站似在等待什么，我问
他们来干啥？他们反问我
来干啥？我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来见李
铎先生的。他们指指餐厅，
意思是还没吃完饭呢。我
感动不已：淄博这么个小地
方，媒体还没报道呢，大家
就你传我、我传他地跑来
了。以往来过多少书画家，
哪个有这样的影响力？

忽听一声“德贵”，是长
华阿姨！我喊着“阿姨好”
跑过去，她拉住我的手就往
二楼走。这时，我才看见市
领导正陪先生前边走着，直
把先生送到房间门口。阿
姨把我拉进房间才撒手，进
门就说：“老李，看谁来了？”
先生看见我，一下子把我抱
住了，我也拥抱了先生！相
识六年，先生和我还不曾这
么亲密过呢。坐下来正要
说话，敲门声起，阿姨开门，
田岚笑而不语走进来。老
两口顾不上我了，同声向她
道谢，我不知道田岚还没

“坦白”，问先生怎么回事？
先生说：“没有这位记者的
热心帮忙，我们这趟淄博之
行就见不到你啦……”我哈
哈大笑，笑得老两口莫名其
妙，忍住笑我对先生说：“该
说谢谢的是她呀！她叫田
岚，是我媳妇。四年前她写
仇志海的文章发表在《大众
日报》上，文章题目《泥土之
魂》还是您写的呢。前年她
出版作品集，书名《晃动地
球的人》也是您写的。请您
题写书名那天，是我第一次
带着我们八岁的儿子去仕
龙书屋，我儿子在书屋还哭
了一场，您和阿姨好哄他
呢，还记得吗？”老两口先是
愕然，再是惊喜，然后感慨
不已：“还真有这么巧的事
啊！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
了！”阿姨有点动感情，攥住
了田岚的手：“我还纳闷儿
呢，你是怎么知道叔叔的腿
有毛病的？原来你们是两
口子呀！”

那些年，在仕龙书屋
——— 追忆书法大家李铎先生（中）

1996年5月4日，李铎为蒲松龄
纪念馆题字。

1996年5月4日，毕德贵与李
铎夫妇相聚鲁中宾馆内宾楼。

毕德贵篆刻三十六计（陶板）。

《大众日报》周末版，李铎为
田岚文章题写标题。

1996年5月4日，田岚与李铎夫
妇在蒲松龄纪念馆。

李铎的紫藤图。

毕德贵书法。

李铎先生书赠毕德贵。


